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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五，是端
阳。门插艾，香满

堂。吃粽子，
洒白糖。龙

舟下水喜洋洋。”在
熟悉而欢快的童谣声中，我们
迎来了又一个端午佳节。

近几年来，网上一些专
家教授纷纷宣传，称端午节
源于对屈原、伍子胥、曹娥等
人的悼念，因他们的投江悲

剧，所以五月被视为“恶月”，五日被
当作“恶日”。这一说法在网络上广
泛流传，于是人们便普遍认为，端午
是个悲伤的日子，“安康”一词也随
之成为大家互道祝福的主流选择。

然而，事实上互祝“端午节快
乐”才是一直以来的传统。端午节
历经几千年的发展演变，早已成为
人们心目中一个喜庆欢乐的节日。
从古至今，流传下来的众多诗词歌
赋，无不体现出端午节的喜庆氛

围。苏轼在《浣溪沙·端午》中写道：
“轻汗微微透碧纨，明朝端午浴芳
兰。流香涨腻满晴川。彩线轻缠红
玉臂，小符斜挂绿玉鬟。佳人相见
一千年。”词的上片描绘了端午节前
的热闹景象，预示着端午日将开展
浴兰活动，气氛活跃；下片则写将五
彩花线轻轻缠在玉色手臂上，祈愿
与相爱之人天长地久的美好场景，
充满了浪漫与温馨。欧阳修在《端
午帖子·皇后合五首》中也云：“槐绿
阴初合，榴繁艳欲燃。翠筒传角黍，
喜节庆年年。”晏殊在《端午词·内
廷》中有“宫闱百福逢嘉序，万户千
门喜气多”的诗句。从这些诗词中，
我们可以清晰地感受到，古代人们
眼中的端午节，是一个充满喜气和
欢乐的节日。

其实，端午节的起源有多种说
法。比较广泛的说法是为了纪念伟
大爱国诗人屈原。为了传承这份对
屈原的缅怀与敬仰之情，包粽子、赛
龙舟这些习俗一直延续到了今天，

也成为了端午节最重要的文化内涵
之一。不过，这一节日在历史的进
程中，悲戚的气氛逐渐被欢乐喜庆
的气息所取代。

端午节时，除了包粽子、赛龙舟
外，人们还将艾草、菖蒲挂于大门，
以祛邪除秽，其芳香之气也能让人
心旷神怡。大人还用青、红、白、黑、
黄五种颜色的线编成五彩绳，给孩
子戴上，寓意辟邪祈福、保佑平安，
寄托着对孩子们的美好祝愿。还会
给小孩煮好鸡蛋，染上红色，寓意

“红红火火”，好运连连，所有的不如
意都“一滚而过”。

由此可见，端午节早已没有了
最开始的悲戚气氛，完全是一片喜
庆、欢乐、祥和的景象。在这样的氛
围下，道一声：“端午快乐”便是一种
由衷的情感流露。

回归吧，“快乐”的端午！让我
们大声地说出“端午快乐”，共同感受
这传统佳节所蕴含的喜庆与欢乐。
（作者系重庆市荣昌区作协会员）

今年的端午来得早，像一封提前
送达的家书，唤起我对老家的思念。

老家在万盛经开区万东镇箐溪
村，那是被大黑山余脉紧紧搂抱的
村子。小山村笼罩在静谧的温柔
里，唯有虫鸣与犬吠，诉说着乡野的
安然与闲适，真有种世外桃源的感
觉。一条小溪缓缓穿过村子，滋润着
三百多户人家。家乡老人说，有水滋
润的土地就会有粽叶生长，箐溪村的
粽叶也长得特别茂盛，一年四季郁郁
葱葱，犹如一条条弧形的玉石翡翠。

我们直奔那几处以往熟悉的地
块。表弟是村主任，见我性急，便
说：“不知今年的粽叶好不好？”拨开
荆棘杂草，到了熟悉的山地边，只见
表弟家的粽叶层层叠叠，似翡翠铸
就的铃铛，在风中沙沙作响。我手
握镰刀，专捡那深绿色、叶片宽大、
叶片上长有麻点的粽叶下刀，不一

会儿就收获了一大包。
回到表弟家，刚好弟媳也外出

回来，我们便马不停蹄下到河边，就
着溪水一张张刷洗粽叶，清洗干净
的粽叶在阳光下呈现出更加亮丽的
色彩。糯米早已发好，山边棕树上
随手取下的棕叶，撕成细条，替代城
里包粽子常用的棉线，这会让煮出
的粽子更香。

弟媳准备洗腊肉当配料，我婉
言谢绝：“我只喜欢清水粽，什么都
不加，那才是最真实的味道。”我们
包粽子的手不停变换着姿势，大家
也不停交流着端午的各种习俗……
很快，我与弟媳就把十多斤糯米变
成了一颗颗菱形的绿宝石。

起锅烧水，一大盆粽子冷水放
入锅中。性急的我加大火量，巴不
得马上就把香喷喷的粽子塞进嘴
里。弟媳立即制止：“这样子要不

得，一定要小火慢慢煮，粽叶的香味
才能被煮出来。”一个多小时的细火
慢煮后，待满屋飘香，明火熄灭，煮
熟的粽子还要在锅里闷上半小时。
弟媳说，闷这一步才是关键，能将大
部分香味锁进粽子里。

捞出粽子，我迫不及待剥开粽
叶，在白砂糖里打个滚，塞进早已馋
得不行的嘴里，烫得我差点一口吐
出来。再来一个，咬下一口，软糯的
糯米在齿间缠绵，清甜从舌尖缓缓
漫开，带着粽叶的草木香，对患粽子
综合征的人绝对治愈。

在这个早到的端午，我们在老
家度过了一段惬意的时光。那些传
统的习俗，不仅是文化的传承，更是
连接家人情感的纽带。让我们在忙
碌的生活中，有了停下来的理由，去
感受亲情的珍贵，品味生活的美好。
（作者系重庆市万盛经开区作协会员）

端午时节，阳光透过窗棂洒下
温暖的光辉，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淡
淡的清香，那是粽子的气息。每当
这个时节，我的心中便涌起一阵
阵温暖的涟漪，仿佛又回到了
那个无忧无虑的童年。

记得那时，家里的厨房
总是热闹非凡。母亲的身
影在灶台前忙碌，手中灵
巧地将糯米、腊肉、芝
麻、黄豆等食材一一
准备好。她的脸上
挂着温暖的笑容，

眼神中流露出
对这个节日

的深情与
执 着 。

那一刻，我会静静地站在一旁，目不
转睛地看着她的每一个动作，心中
满是崇敬与仰慕。

“五月五日天晴好，粽子香来飘
四方。”这句古诗在我心中早已烙下
了深深的印记，仿佛在召唤着我一
同参与这份传统文化的传承中去。
在母亲的指导下，我学会了包粽
子。那粽叶的清香，伴随着糯米的
柔软，仿佛在诉说着岁月的温情。
包好的粽子在锅中翻滚，随着水汽
的升腾，香气愈发浓郁，仿佛整个世
界都被这股香气所笼罩。

记得有一年，母亲为了让我们
体验到更多的乐趣，特意准备了各
种各样的粽子。她用不同的食材，包
出了各种各样的口味：白味、碱水味、
咸的、辣的。每一口都如同一场味觉
的盛宴，带着浓浓的家乡情。那时
的我们，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心
中充满了对生活的期待与热爱。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渐渐长大，
离开了那个充满温暖的小家，走向

了更广阔的世界。尽管生活节奏加
快，工作压力倍增，但每当端午来
临，我的心中总会涌起对母亲的想
念。那些年包粽子的场景，依旧在
我脑海中回荡，仿佛是一幅幅生动
的画卷，诉说着无尽的亲情。

如今，我也开始尝试着自己包
粽子。每当看到那一颗颗白色的糯
米，闻到那熟悉的清香，心中便会涌
起一阵温暖的涟漪。虽然母亲不在
身边，但她的爱与教诲早已融入了
我的血液，成为我生活中不可或缺
的一部分。

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在这个
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粽子的清香
不仅是对传统的追溯，更是对生活
的祝福。每当我咬下一口粽子，甜
蜜的滋味在舌尖绽放，仿佛又回到
了那个温暖的午后，母亲的笑声在
耳边回荡。生活虽然忙碌，但愿我
们都能在这粽子的清香中，找到那
份久违的宁静与满足。
（作者系重庆市永川区作协会员）

前几天，堂弟邀约我回老宅看看，于是又一次回到老
家，再次遇见端午。

此“端午”是一位老者的名字。端，是其家族姓氏，出
生时又逢端午时节，故得名。

自打我进城工作后，一直没有见到过端午。准确说，
我应该称呼他为“端午叔”。

我们老家住在一个封闭的小山村，但彼此都很友
善。谁家遇到大事小事，乡邻们都互帮互助，显得民风纯
朴。尤其遇到谁家娶媳妇、嫁姑娘，全村人放下手上的
活，一起来帮忙挑水、烧火、摆桌子……

在众多热心村民中，端午似乎又与众不同。
端午家前清时出过举人，他本人也读过几天私塾，算

是书香门第，也算是这小山村的“文化人”。此外，他还会
“占卜”“打卦”玄学。

小山村有喜庆事时，总是异常热闹。吉时一到，鞭炮
齐鸣。人们尽情吃饭喝酒，谈天说地，或品头论足，或说
笑嬉戏，欢乐祥和。

每逢这个时候，端午总是上身穿着中式对襟，鼻梁上
架着一副老学究式的眼镜，吆喝着担任仪式的司仪。

在我印象中，端午是古道热肠之人。不过，也有人
说：“端午不厚道，爱占小便宜。”

村民认为端午人品“打折”，有这样两件事：
张寡妇家人畜用水要到两里外的“磨盘屋基”去挑，

很是辛苦。便筹了些钱款，找了三五个民工在后山打一
口“箍井”，想的是一劳永逸解决问题。

当年打井是人工挖砌。“打井工程”开工已多日，还丝毫
不见水的迹象。张寡妇着慌了，只好求端午“占卜”一下。

端午犹豫了一会，极不情愿地过来看了一下地形，然
后嘴中念叨了一阵，要求张寡妇逮一只红鸡公来，另要60
元“辛苦费”。

为早日打出水来，张寡妇只好按端午的要求做。端午这
才不慌不忙系好安全绳慢慢摸到井下，折腾一番后，才慢慢
爬上地面，对张寡妇说：“叫工人再打上最多一米即可见水。”

后来，打井工人往下又挖了约50厘米，一股清泉喷
涌而出。这件事，既让大家叹服端午的神奇，同时，也坐
实了人们对端午人格缺陷的质疑。

还有一件事，更让村民们颇多议论——
刘石匠在家吃鱼，喉咙被鱼刺卡住了。找端午 “想想

办法”，他回答了一句“上镇卫生院去看”，将人拒之门外。
事又凑巧，当天晚上村主任的媳妇也被鱼刺卡住

了。端午在水缸里面舀上满满一碗凉水，口中念念有词
一阵，接着让村主任媳妇尽量一口气喝完。然后对村主
任媳妇说：“没事了。”

这事后来让刘石匠知道了，对端午格外仇恨，村民们
也更加鄙视他。

我这次回故乡，一直住在堂弟家。正寻思着什么时
候去看看端午，毕竟他还是和我父母同辈的老人。我正
欲出门时，他反倒自己来了。

我们在客厅坐定后，端午对我说：“我已经老了，做不
了什么事了。唉，以前有一些事大家有误解呀！”

言谈中，自然谈到了张寡妇家打井和刘石匠被鱼刺
卡住的事。

“贤侄呀，张寡妇家打井选那地方本来就不对。那水
井选在后山斜坡处，很有可能是打不出水的。”端午说道。

我问道：“为什么后来又打出水了呢？不会是你求了
什么神明的缘由吧？”

端午听我这么说，难为情地笑了笑，说：“贤侄呀，你不
要取笑我了，那些封建迷信的东西，我也不相信的。有时
候是故意装得神秘兮兮的。至于我向张寡妇要的鸡公和
六十元钱，本意是不愿意去管她这事，故意为难她。估计
她拿不出六十元钱来，当年的六十元可不是小数哟！”

端午喝了一口茶，继续说道：“当时，我下到井底，发现
井底已经湿润了，手心贴在地上明显感到潮湿，再向下打五六
十厘米准能出水。后来，果然如此。”说完，他哈哈大笑起来。

解开打井的秘密后，我问道：“刘石匠被鱼剌卡住那
件事，您老不帮忙就算了，村主任媳妇同样被鱼剌卡住，
你却格外热心。这事做得不很地道哟！”

端午摇摇头，说：“你们都误解我了。刘石匠一个打
石头的壮年男性，大口吃鱼，大碗喝酒，结果被鱼刺卡住，
你说我解决得了吗？至于村主任那小娘子，娇滴滴地，拈
丁点鱼肉往小嘴里放，能有多少鱼刺卡住？让她大口喝
水，是因为咽喉肌肉遇凉水刺激会出现收缩反应，被卡的
鱼刺就可能脱落。”端午轻声说道。

我诧异：“就这么简单？”
“就这么简单！”端午说完这段故事好像如释

重负似的。
见我对他的一些负面印象都已释怀，站起

来匆匆和我告别离开。望着
这个有一些佝偻的老人远
去的背影，我似乎觉得
这是个可爱的老头。
（作者系重庆市杂
文学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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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轩烨轩烨


